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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是一个农业历史悠久的大国，乡村在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乡村的建设
和农业生产水平均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下，乡村所受到的冲击十分剧烈。城
镇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城镇化进程有其客观规律，而且城市与
乡村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人为地阻挡城镇化不利于经济发展。然而，若不顾实际条件，不惜代价
地加快城镇化进程，不仅难以保持和提高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而且对乡村的影响会更大。本
文在论述中国1949年以来几个阶段城镇化特点的基础上，从近年来城乡差距与乡村人口劳动力的变化、
土地高速非农化与粮食安全、乡村生态环境、乡村文化四个方面论述快速城镇化对乡村的冲击，并在此
基础上讨论乡村的发展问题。根据上述乡村发展问题，本文提出若干意见，其中最要顾及的是新型城镇
化进程中的乡村建设和农业生产。由于我国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各地的经济区位差异很大、发展的
起点不同、进程有快慢、水平有高低，所以，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特别要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
中，构建平等协调的城乡关系。各地城镇化的发展时序可有所不同，但必须因地制宜、同时做好乡村发
展规划，力求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从而使农业和乡村经济得到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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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areas occupy very important status in Chinese society, which is famous for its agriculture in 
long history. It has seen obvious progress in both village construc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ver the last thirty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 Meanwhile, rural areas also experiences serious conflicts under the developing wav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Urbanization is the strong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y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tendency and has its rule in history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unwise to resist urbanization. 
However, ignoring current condition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will not be sustainable and will produce negative 
impacts to rural areas. This paper discussed some issues of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labor forces changes 
in villages, high speeding of unagricultural usage of lands, food safety, eco-environment of rural areas, village cultural 
construction, which have impacted the whole rural areas by urbanization based on periodical urbanization features 
since 1949. According to the above problems in rural areas, the paper propose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to be 
considered are village construc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Since there are many 
gaps among natural conditions, resources availability, economic location difference, different starting stages, processes, 
capability of development, an equal coordinated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should be established. Although there might be 
some differences in developing series of urbanization, it must be adapted to rural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so as to get synchroniz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n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on and urb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which will ultimately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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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城镇化进程与乡村发展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自西

方工业革命以来，城镇化开始成为世界潮流。进入 20
世纪之后，世界城市人口增加更为迅速，迄今世界上

已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各类大小城市，预计到 2025
年世界城市人口将增加 1 倍达到 50 亿人，占总人口

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47% 上升到 61%[1]。

无可否认，城镇化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通常选择在最有利的经济区位，积

聚了生产力发展必需的各类资源，包括人才精英和科

技文化资源。城市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逐步形成

和发展起来，有其客观规律性。但是，城市绝非孤立

存在，它与乡村之间在人口流动、结业结构、社会、

文化变更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纵观世界各国

的城镇化，从来没有平坦道路可走，其负面影响亦随

处可见，爆炸式的城市人口增长造成各种弊端，包括

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城市贫困、以及社会安全性下

降等问题。城镇化的急速推进还引起乡村社结构的变

化乃至乡村经济的激烈动荡。这类问题在中国同样存

在。

自 1949 年以来，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从户口、

商品粮、物资供应等方面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镇，将

城市人口大批下放到乡村，导致城镇化进程低速运行，

甚至还一度出现逆城镇化。1949 年我国绝大多数人

口居于农村，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10.6%，直至 1960
年，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 19.8%，此后非增反减。

到 1978 年，这一数据下降到 17.9%，新中国成立后的

30 年中，城市人口的比重仅增加了 7 个百分点。事实

说明，人为地限制城镇化，其结果城市经济并未得到

应有的发展 ,而乡村方面因国家对农产品以低价征购、

剪刀差方式取得原始积累，乡村依旧多年贫穷。这一

期间我国的经济发展迟缓，甚至落后于亚洲许多国家，

其原因虽有各种因素的制约，但城镇化受到压制是重

要因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有了完全相反的变

化，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城镇化进程空

前加快，农村的改革、实行农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

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过去僵化的人口政策有所松动，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规模加大、速度加快，到 2000
年人口城镇化率上升到 36.7%，虽然仍然落后于工业

化水平，但考虑到历史因素和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

基本上属于较稳较快阶段。2000 年前后，各省地方

政府先后实施加快城镇化战略，除了农村劳动力进入

城市之外，还通过行政区划的改革与调整，包括县上

升为县级市、县级市改为区、拆乡并镇、镇管村、扩

大了市域的范围，常住城市的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到

2005 年，统计显示的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3%，2013
年达到 53.7 %，这样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史无前例。在

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我国的经济总量 GDP 年平

均以 10% 以上的高速发展，1978 年到 2010 年国内生

产总值增加了 26 倍，虽然是二、三产业及外向型经

济起着主要作用，但也离不开农村与农业的支持。在

此期间，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粮食产量增加了

62%，油料和肉类增产了 6 倍，水产量增加了 10.5 倍，

以柑橘、苹果香蕉为主的水果、蔬菜产量亦以两位数

增加。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农业和乡村经济的相应发

展，城镇化及工业化都是难以想象和无法持续的。

2014 年 3 月我国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下称《规划》），这是改革开放

以来国家首次从全国范围做出的宏观规划，是指导全

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规

划》全面分析了我国城镇化的现状和问题，制定了到

2020 年的城镇化途径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规划》是

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指出了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

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

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同时指出要顺应发展规

律，因势利导，有序推进 [2] 。

《规划》要求以人为本，做到城乡互动、工农业

相互促进，不伤及农业、农村和农民。但是根据以往

许多地方推进城镇化的实际，总常常危及“三农”。

由此回顾一下城镇化对乡村造成那些冲击和影响，通

过对已出现过的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乡村和农业的

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是有意义的。

2 城镇化引起的乡村经济与人口变化

直至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城市的发展与建

设在不同时期曾有过不同的政策、法规和条例，往往

随着情况的变化，在政策上被动地做出调整，缺少从

发展规律上做出符合实际的顶层设计。城镇化对乡村

经济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引起乡村人口结构剧烈动荡

和不稳，其影响可以概述为以下方面 :
第一，城乡差别和地区差距扩大。我国各地经济

发展条件和基础不同，区域差距客观存在。城镇化进

程中，若从纵向相比，我国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均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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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地区间横向相比则城乡差距明显扩大，

1985—2011 年城镇居民和农村人口收入之比由 1.53：

1 扩大到 3:1[3]。城乡差距在城镇之间相对较小，乡村

之间相比则十分悬殊。如长江上游各省与江苏省相比，

城镇居民收入一般低于江苏 10%~20%，乡村居民可

支配收入，川、渝两省市仅相当于江苏省的 1/2，云、

贵两省仅为江苏省的 1/3[3]；以我国东部地区和中、

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0 年为

1:0.7:0.7:0.86，到 2008 年则为 1:0.65:0.53:0.77[4]。这

些数据说明，我国中西部各省的经济水平较低，相应

城镇化进程也必然较慢。这种地区差距表明的不仅是

居民收入和经济生活水平的高低，农村人口流动和人

口结构的变化亦由此而生。

第二，城镇化发展战略忽视乡村建设。近些年来，

我国不少地方制订快速城市化发展规划，往往强调城

市，忽视农村。这实际上是一种去乡村化的路线。政

府热衷于扩大城市范围，通过土地出让得到大量地方

财政收入，以此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房地产

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而农村经济得不到应

有的足够支持。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后，满足了城市

建设所需的劳动力，逐步壮大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

势不可挡地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同时，也应看到农民

来城市多从事建筑业、环境卫生和服务业等产业链中

的低端劳动，收入不高。正如《规划》所指明的，被

统计为城镇人口中的 2.34 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

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

受与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亦即常住城镇近

1/3 的人口不能享受安居的城市生活，从中也可以看

出政策的偏颇。

第三，农村人口结构失调。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

原动力在于离开贫困的乡村和很小的生产空间，寻找

在城镇的发展优势，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农民工及

其随迁家属来到城市无户籍，不能得到和城市居民同

样的公共服务，居住生活条件普遍简陋；城市建成区

扩大，未能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空间，城市仅是他

们谋生之地，而非安乐之所。当青壮年农业劳动力走

进城市，常年生活在农村的多是老幼两代，俗称空巢

老人和留守儿童，乡村劳动力的主体老弱化。以离乡

后的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分析，青壮年人口的比例明显

偏低。这种现象在我国中西部更为突出，部分农区农

业劳动力不足，致使农业自然资源资源得不到充分利

用，部分农田撂荒；农业劳动力弱化，更难以学习和

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不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

农民工长年离家，在家庭成员中少了重要的中间一代，

缺少家庭温暖及亲情关爱，是不完整的家庭。冬季和

春节前后，亿万农民工由各处城镇返乡，在中国大地

上东西来往奔波，节日过后再度奔赴城镇打工。以上

均是我国城镇化过程的特有现象。

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年龄多在 20~40 岁上下，

如果将时光放长远，到了 40~50 岁以后，还不能在城

市定居，加上故土难离的思乡情结，许多人将无奈地

返乡，和他们离家之前相比，面临家乡发生的巨变，

生活难免窘迫；随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进城的

新一代农民工早已不熟悉农业劳动，他们渴望在城市

生活，但是艰苦的工作环境不易获得再学习和培训的

机会，城市内新的二元化结构均由此产生。上述情况

如果没有针对性的措施，社会的未来必将面临新的挑

战。

农村的人口问题不仅仅出现在中西部地区，经济

较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市之间的城乡差别同样存在，只

不过表现为其他形式。如江苏省苏北的农村劳动力大

量到苏南及其他地区，留下从事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年

龄为 58.6 岁，进入老龄化阶段；在沿海经济水平较高

的农村，土地被征收流转之后，虽得到较大的补偿，

甚至一夜暴富，但是部分劳动力无法得到新的就业岗

位，处于有房无业无岗的闲散状态。

3 城镇化过程对农业生产空间的压缩

改革开放对农业所起的促进作用主要是农业生产

由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部门中

的畜禽、水产养殖业产值已超过了种植业，种养加、

贸工农相结合，农业经营方式变化，扩展了农业生产

功能，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的兴起以及工业化的发展，

带动了农村经济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如长江三角洲和

珠江三角洲，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出一倍左右。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地区农用地的保

护比之其他地区更为迫切。

农用地，尤其是耕地，是最宝贵的土地资源，我

国绝大部分的耕地是千百年来劳动先驱苦心开发经营

的结晶。在城镇化过程中，国民经济各部门对土地的

需求十分迫切，各种用地都向有限的耕地挤占，而耕

地的属性最为广泛，既适应农林牧业，也适于非农产

业 [5]，在经济和城镇化发展快的地区耕地被挤占的矛

盾更为突出。旧的土地管理制度事实上已被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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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冲，政策上未能及时调整，市场不能合法地起到配

置资源的作用，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常常形成地方各

部门之间以及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博弈，结果总是农用

地尤其是优质农田面积不断下降，直接压缩了农业生

产空间。这种土地利用的变化、转型直接影响国家城

乡统筹战略的实施 [6]。

基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国家视耕地为生命

线，将 18 亿亩耕地作为维护基本农田的红线，但一

方面是非法占用耕地，另一方面是空心化的土地得不

到复垦或其他合理利用。耕地不可避免地持续减少，

1996—2005 年我国净减少耕地 800 万 hm2, 以 2000—

2005 年最为严重，耕地减少占 89.06%，是城镇化速

度最快的阶段 [7]。

耕地数量减少基本上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近 30 年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大学新校

区如雨后春笋。特别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成

都平原、江汉平原、洞庭湖与鄱阳湖平原、关中平原

等地，传统农业的集约化均达到世界上最先进水平，

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区，也属于农村经济富庶之地，

现代经济多由此兴起，恰恰是这些地方的农田最容易

被城镇化的浪潮所吞没，至今已很难见到具有规模的

大片农田。

浪费土地的现象比比皆是，各开发区竞相为引进

外资而降低准入门槛，外资企业尽可能地以低价获得

土地的使用权，正如西方学者曾描述的那样“许多企

业盖的远不是一两栋楼，而是工业园、科技园，其工

作空间一下扩大了数倍，无处不是梦幻般的田园景色。

这种奢侈超出有人想象的田园资本主义”[8]。近几年

又常见将各类开发区合并为城市的新区，进一步扩大

了城市用地范围。有的省提出了城市发展战略以“做

大、做强、做优、做美”为方针，实际上除了做大，

即扩大城市市域范围有一套具体办法外，强、优、美

处于次要地位。土地出让几乎是扩大城市规模和所需

资金的唯一途径。政府通过垄断政策，以极低的价格

征用农村土地、以大幅度提高土地出让价格来平衡财政

收支。

第二，农村的宅基地，因为历史的原因，人均大

小多少不等，生产生活所需住房不宜简单和城市相比，

人均居住用地偏大，宅基地利用粗放，虽是实际情况，

但均有合法的权益，不能用一刀切的办法改造和处理

宅基地。以土地整理或以农业生产规模化、新农村建

设等为由，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合村并点，强拆强建，

当乡村居民失去宅基地这一最后的生活空间，常引起

激烈抗争乃至爆发恶性事件。

第三，造成耕地减少的部分原因也来自乡村本

身，虽然离乡进城的人口和劳动力不断增加，在土地

价值提升的背景下，村一级的各种用地蔓延式扩大，

同样占用了为数不少的农田；农村人口离乡之后形成

的村落空心化现象广泛存在，这部分住宅和宅基地则

由于各种原因得不到及时开发或复垦，反而又扩大了

新的建设用地，如《规划》所指出的 2000—2012 年，

农村人口减少 1.33 亿人，农村居民点用地却增加了

3045 万亩。

此外，不问其具体条件，特别是不考虑经济发展

水平是否适应，一度大量规划建立新城，势必又要占

用耕地。2013 年中期我国有 12 个省会城市计划建 55
个新城，144 个地级市要建 200 个新城 161 个县级市

133 个要建新城，如按此规划将占用 6105 平方公里的

土地，大多数是良田。这显然是值得警惕的、非常不

正确的做法，幸好被及时发现而有所控制。

耕地除了数量的减少，还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将在后节阐述。

4 城镇化与农业和粮食安全

作为人口众多的大国，农业是不可替代的基础

产业，粮食安全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大事。虽

然我国的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和增产（2014 年达

到 12 142 亿斤），并不意味着粮食富足无忧，实际

上我国已是粮食的纯进口国。从供需及生产潜力来看，

一方面，随着城镇人口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口粮

消耗略有减少，但是消费的肉蛋奶类需要消耗大量的

饲料粮，转而对粮食的总需求量必然增加；另一方面，

由于农村劳动力弱化，现代化农业非短期能够实现，

加以投入的农机具、能源、化肥等物化劳动增加，农

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种粮成本上升，粮价甚至高于

国际市场，粮食生产处于不利的经济地位。再从粮食

产区布局看，我国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南方的粮产

区单位面积产量有所上升，因为过多地占用了粮田，

总产下降。沿海几大农业区以及长江中下游曾是我国

重要的商品粮和棉花、糖料产区，迄今棉花和蔗糖生

产均已萎缩，长三角和珠三角由历史上著名的商品粮

产区变为缺粮区。全国的粮食流通供应亦发生了很大

的扭转，南粮北调变成北粮南调。原来有商品粮调出

的省份中，辽宁、湖北已经退出，有“天府之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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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四川亦只能勉强自足。值得重视的是，不少产粮

大县深感经济发展单一，有仿效主销区将重点转向二、

三产业的意向。这些都意味着未来的粮食生产面临新

的挑战 [9]。

从 2000 年到 2012 年我国进口的谷物由 300 万吨

增加到 1200 万吨，大豆进口约 6000 万吨，食糖和食

用油亦依赖进口或进口原料加工。我国广大的草原牧

区不足以满足牛羊肉等畜产品的需求，市场上牛羊肉

类价格奇居高位，通过各种渠道进口的牛肉已达 120
万吨。按上述进口农产品粗略折算为耕地，相当于 6
亿 ~8 亿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市场的调

节对我国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应起了不小的作用，但

是必须认识我国自己农用地的价值，绝不能完全依赖

进口，否则，如耕地继续减少，一旦出现国际市场的

波动，势必带来严重的后果。

5 城镇化与乡村的生态环境

我国传统的乡村，注重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具有

天然的万物宁静、美好的田园风光和生物多样性。但

是乡村环境受到破坏的严重程度丝毫不亚于城镇，乡

村受到来自城镇工业污染与乡村自身废弃物的双重胁

迫。

乡村环境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城郊以及乡

镇工业包括外来转移有污染的企业，以低成本处理乃

至不经处理的工业“三废”污染源任意排放，农村的

生产与生活深受影响。如苏北沿海可见一系列外地迁

建来化工园区，其污染物排放甚至影响到海洋。二是

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延伸，因环境缺少管理，大量生

活垃圾、塑料生活用品到处抛弃，白色污染加上各种

罐装瓶类随处可见；焚烧秸秆并造成二次污染成了常

见的处理方式。三是分布于城郊结合部的农贸市场，

积存大量的垃圾和卫生死角，脏乱差的环境往往是这

类地区。

工业化、城镇化对乡村的冲击不仅是人居环境，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在于大量化学物质的提供成了双刃

剑，虽然保证了高产稳产，但也导致农业的水土环境

质量下降。大量施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

农膜，有道是中国的农业在工业化之路上被上述化工

产品裹挟着一路狂奔。2010 年我国施用化肥 5561 万

吨，利用率仅 40%；农药 50 万～ 60 万吨，利用率只

有 30% 左右 [10]，目前地膜覆盖面积已达 2 亿亩以上，

每年地膜的实际消费量约 45 万吨，居世界首位。 化

学物质的残留和农膜碎片造成的污染也使农田土壤质

量下降。传统农业重视各种农家肥的利用，包括人畜

粪便、各类秸秆，这类资源的废弃成了新的污染物，

由此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农村面源污染。

我国耕地质量偏低，中低等地占 2/3 以上，在耕

地地力与质量评价中，基础地力较好、基本不存在障

碍因素的仅占 27.3%，处于中等环境气候条件基本适

应、障碍因素不明显的占 27.9%，基础地力较差、障

碍因素突出的占 27.9%，达 5 亿多亩。受重金属污染

的耕地已占总耕地的 16%。化学合成物质不仅污染了

耕地、水等农业之外 , 还严重威胁到食品安全。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不足的国家 , 农业用水约占总

用水量的 70%，灌溉农作物的用水粗放，“斤粮方

水”即生产 1 斤稻谷用水 1 吨，可见节约用水有很大

的空间，但是当今由于污染直接造成水资源的匮乏。

工业污水的排放造成江河湖泊水质下降并延至乡村，

农业生产施用的化学物质是总氮和总磷排放的主要源

头 [11]，乡镇工业、村落的养殖业及生活垃圾不断增加，

而且大部分无环保设施，愈靠近城镇的农村，水环境

受到的污染愈是严重。很多地方当地面水不够时便以

强大的动力抽取地下水，华北缺水地区对深层地下水

的开采几乎达到极限，由此对生态系统带来一系列问

题，部分农区甚至出现“有水皆污、有河皆枯”的惨景。

在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沿海地区，自然界已很难找到

洁净的水源，虽然加强了整治，关停了大量污染企业，

但是遗留物在水域留下的后遗症远未解决。

6 城镇化与乡村文化

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乡村的文化

底蕴极为深厚 ，大量的古镇、古村落如璀璨的珍宝遍

布于广大的乡村，其中有的村、镇的历史长达数百年

乃至千年以上。建筑风貌以及与当地生产生活方式、

宗教信仰、吉庆礼仪、民间习俗相联系的艺术创造，

彰显着厚重的文化特色，体现了人文与自然的完美结

合，既有物质遗产，也有非物质遗产，看山见水记乡愁，

乡村文化是永远的记忆。

乡村在历史文化方面的积存多于城市，但是城镇

化浪潮对乡村文化的冲击相当普遍。我国一向都是将

投资倾注于城镇，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所遭受

的损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新农村建设浪潮，大规模的乡村居民点改

造拆迁，包括乡村居民点建设集中划一模式，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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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内涵，更有甚者，城市建设的“欧陆风”

和开发商的造城运动传染到乡村，楼房变洋房的乡村

空间诠释了乡村文化的衰败，带来了乡村意象的终

结 [12]。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然村大量消失，由

2000 年的 363 万个降至 2007 年 的 271 万个，由于农

村人口减少，自然村下降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其

中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镇及古村落被损毁的现象也

存在。在贯彻实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产发展，生

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方针中，

不重视保留有价值的建筑，致使具有珍贵价值的文化

永远散失，常见富有内涵和风格的民居以及古建筑被

拆毁。二是乡村的生态环境亦在建设中弄得面目全非，

可以保留的乡间小路一律代之以水泥路面，古树古建

筑被毁于一旦，使乡村失去原有的灵性，类似城市的

社区管理，这不仅不符合农民生产生活习惯要求，同

时在文化站、图书馆等硬件设施又十分薄弱。

第二，乡村非物质文化的流失，如民俗文化包括

工艺美术、民间音乐舞蹈、山歌剧曲、诗词乃至方言

土语，均系当地的精神血脉和延续基因。但是值得注

意的是，乡村开发旅游和农家乐，为迎合外来旅游者，

不在充实文化内涵上下功夫，肆意改变本地民俗或引

进外来低俗文化，由外地商人经营餐饮服务业亦无地

方特色，失去了文化价值。此外，非物质文化的流失，

同乡村人口结构的变化、青年和有文化的人口大量外

出，乡村缺少文化的继承者也有一定关系。

7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乡村进一步发展的

思考

实践证明，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都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只不过道路有

长有短。困难的是至今无法从理论上证明在工业化和

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影响是必然的，还是完全可

以避免的。但大量事实表明所有的负面影响都是预支

了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的投入和成本，发展到一定阶段

与适当时总要加以补偿。本文注意到城镇化发展对乡

村的冲击和挑战，仅从这方面做初步探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各方面都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付出的代价也触目惊心，

不仅是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系统退化和环境严重污染，

还包括部分社会人文和人力资源的损失。因此，城镇

化对乡村的冲击不能熟视无睹。如果缺乏城乡发展一

体化的观念，不能科学规划城乡人口发展、土地合理

利用、城镇和乡村合理布局、保护环境和生态系统，

不仅严重束缚乡村的发展，也必然会限制城市的发展 [13]。

不顾条件无序发展的城镇化不能摆脱农村的贫困。城

市不是社会富裕的唯一标尺，“城市贫困与否，不应

基于城市的富裕作判断，而应该基于农村的贫困作判

断”[14] 。

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在城镇化和乡村发展方面

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迄今又明确我国经济发展进

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稳增长、调整结构和转变经

济运行方式，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益和质量在发展战略

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现在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

会的关键时期，根据历史经验，乡村建设和农业生产

在城镇化过程中是最不能忽视的部分。

由于我国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区位差异

很大，发展的起点不同、进程有快慢、水平有高低，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在时空布局上需要进一步研

究和调整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力求构建平等协调的城

乡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

各地城镇化的发展时序可有所不同，但必须因地制宜、

同时做好乡村发展规划。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中国的富强、富裕和美

好同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直接联系起来，充分表

明我国乡村与农业的重要性。

农业强，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阶段，农业总是乡

村经济的实体。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要更加适应市场

的需求，在农业新技术、专业化、集约化与经营方式

等方面充分发挥地区优势，获取经济效益。我国农业

增长的动力不只是农业内部，应该也具有条件加大外

部惠农力度，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为农业经营提供

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及培训的机会，相应地为乡村

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农民富，应体现为城乡差距的缩小。规划中以富

民作为第一导向，而政府将承担更大的改善农业农村

发展条件的责任；随着高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与经营中

逐渐普遍应用，互联网的作用凸显，许多地区将鼓励

农民创业作为富民的根本途径已经取得实效 [15]；各项

改革政策的落实特别在土地确权方面保护农民权益，

盘活土地将是农民最大的财富。

农村美，建设美丽乡村不仅是广大农民的愿望，

由于农业生产的功能已经扩展到多方面，特别是生态

环境的价值，为城乡居民所认同，可以说也是全民的

要求。目前要紧的是整治人居环境，加强垃圾、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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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改善村庄卫生状况；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

使乡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面广量大的古

镇古村落的保护、研究和应用对建设美丽家园、传承民

族血脉、推动当地经济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让

传统古镇古村落与新型城镇化合纳入可持续发展轨道。

乡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最重要组成

部分，在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

的同时，我国的乡村将走向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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